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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嘗試從人與物互為關係的角度，來探討雍乾之際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

清官窯瓷器的生產，自雍正四年督陶官年希堯上任之後，逐漸建立起由內廷主導，

御窯廠相應配合的生產機制。而雍正時期深受皇室關注的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透過

《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及相關資料的比對，顯示其多數完成於清宮之內，而非景

德鎮。同時以皇室為主導的生產背景中，宮中主其事者亦有從怡親王允祥至雍正皇帝的

變化。在此之下，督陶官年希堯及其助手唐英，其實未有機會監造琺瑯彩瓷的繪製。

此情況至乾隆時期，方始出現轉變。特別是透過對琺瑯彩瓷裝飾紋樣之一的錦上添

花的觀察，除能從中了解此類紋飾的發展、演變與流行外。也因此而能掌握景德鎮官窯於

乾隆時期生產琺瑯彩瓷類型作品的可能性。儘管清宮繪製者和景德鎮生產者，在品名上曾

存在畫琺瑯和洋彩的不同，但從乾隆皇帝整理收藏時，以均一的態度同等對待它們，而得

知錦上添花可能是乾隆時期新興而且深受喜愛的紋飾。與此一新風格同時出現的，不僅將

雍正九年以來蔚為流行的題句詩畫組合，導向以裝飾為主的調性。更重要的是唐英監造錦

上添花，也讓我們據此得以重新思索〈陶成紀事碑〉和〈圓琢洋彩〉的內涵。

唐英、雍正、年希堯、琺瑯彩、圓琢洋彩、陶成紀事碑

*    本文為清雍乾之際督陶官唐英及其監造的瓷器系列研究之ㄧ，文中有關琺瑯彩瓷錦上添花紋飾的部
分，最早發表於2002年〈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及〈乾隆官窯的新面向─從皇帝與
瓷器的關係談起〉兩篇文章中。至2005年，筆者再將此一議題結合唐英督陶文獻，以從中探討清宮
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等問題，並且發表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舉辦的「文獻足徵」國
際學術研討會。最後幾經《故宮學術季刊》數位審查者多次賜教指正，以及國立臺灣大學謝明良教
授細心指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莊吉發教授從旁提供相關資料，終於得以刊登發表。對於所有前
輩、先進的教示，本人藉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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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先在文章中提出傳世器與木匣的關係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朱家溍先生。見朱家溍，〈清代畫琺
瑯制器考〉，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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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稱光緒朝陳設檔，此份檔案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筆者於2006年6月9日前往調閱。特
別感謝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朱賽虹副館長和羅文華研究員的幫忙。朱家溍在〈清代畫琺瑯制器
考〉曾引用道光年間的陳設檔，雖然筆者前往調閱之際，因故未能閱讀到該份檔案，但考慮到道
光和光緒年代相差不遠，而此兩份檔案透過朱家溍先生的舉例說明，也得知在內容上並無太大差
異，故本文擬先以光緒朝陳設檔為據，來討論相關的議題。

3 此件文物目前陳列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樓陳列室「盛世工藝─康熙．雍正．乾隆」展區中。
4 清雍正時期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曾出現「琺瑯」、「畫琺瑯」、「琺瑯畫」、「畫琺瑯瓷」、
「白磁胎畫琺瑯」（《活計清檔》中的瓷皆做磁，與今日不同）、「磁胎琺瑯」、「磁胎畫琺瑯」等看
似形容今日琺瑯彩瓷的不同名稱，至乾隆時期《活計清檔》又出現「琺瑯」、「畫琺瑯」、「磁胎
琺瑯」和「五彩琺瑯」等相關名稱，儘管名稱不同，然而仔細閱讀《活計清檔》中上下文的相關
敘述，筆者同意周麗麗的觀點，認為多數是指清宮生產的琺瑯彩瓷。見周麗麗，〈有關琺瑯彩幾
個問題的探討─兼述琺瑯彩與洋彩的區別〉，頁392、393。

5 周麗麗以1930年代出版的圖錄，如郭葆昌的《瓷器概說》（1935）、邵蟄民的《增補古今瓷器源流
考》（1938）和故宮博物院《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瓷器目錄》（1936）等，來說明「琺瑯
彩瓷」一詞出現的年代。見周麗麗，〈有關琺瑯彩幾個問題的探討─兼述琺瑯彩與洋彩的區
別〉，頁393。但筆者以為從發行於1935年之前的《故宮周刊》中，已可見到相關名詞使用的演
變，如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1929）出刊的《故宮周刊》仍以「古月軒瓷」來指稱今日所講的琺
瑯彩瓷，以使之能夠與「銅胎畫琺瑯器」有所區別。至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1934）出刊的
《故宮周刊》中，以「清雍正款墨彩牡丹碗」來形容彩繪赭墨圖案的琺瑯彩瓷，到二十三年十月六
日（1934 ）出刊的《故宮周刊》，則已將以琺瑯料為飾的瓷器稱之為「清乾隆窯琺瑯彩山水盤」。

3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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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較之下，琺瑯彩與洋彩的關係，以及從中衍生而出的「洋彩」、「琺瑯彩」和「粉彩」之間是否
等同的問題，因和本文論述的重點無關，加上在名詞的理解上，牽涉到大家對西方技術、顏料的
不同認知以及傳入時期的不同觀點，致使此問題存在許多種可能性。卻還未能從中梳理出一個較
具說服力的共識，因此本文在此並不打算加以討論。僅整理相關的論述如下：汪慶正以為粉彩即
洋彩，但對粉彩的具體定義，卻存在模擬兩可的答案。周麗麗以為粉彩和琺瑯彩不同，但粉彩和
洋彩相同。朱家溍以為燒造磁胎畫琺瑯的白瓷，都是江西燒的，至於繪製成為琺瑯彩瓷，則大量
是在北京紫禁城內造辦處、圓明園造辦處和怡王府中完成，而且每次都有具體的記載。廖寶秀以
為「洋彩」、「琺瑯彩」是否相同，以及和「粉彩」又如何區分，目前陶瓷界未有一定的共識。日
本學者小林太市郎以為粉彩即洋彩，技法來自銅胎畫琺瑯，創於康熙中期。長谷部樂爾和中澤富
士雄以為從技術上來看，洋彩就是粉彩，而琺瑯彩與粉彩的技術幾乎相同，不過就傳世品而言，
北京和景德鎮兩個產地卻不能不分開來看。西方學者Michel Beurdeley不認為洋彩是粉彩。上述學
界論述的重點，為施靜菲博士、彭盈真小姐和筆者共同研讀討論的心得。對於兩位女士的鼎立相
助，本人藉此表達最深的感謝。相關論著見汪慶正，〈“粉彩”即“洋彩”考〉，頁92-93。周麗
麗，〈有關琺瑯彩幾個問題的探討─兼述琺瑯彩與洋彩的區別〉，頁392-405。朱家溍，〈清代畫
琺瑯制器考〉，頁67-76。廖寶秀，《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頁156。P e r e
d’Entrecolles著、小林太市郎譯注、佐藤雅彥補注，《中國陶瓷見聞錄》，頁152。長谷部樂爾，
〈清朝の色繪磁器》，頁185。中澤富士雄，《清の官窯》，頁100。Michel Beurdeley and Guy
Rainbre, Qing Porcelain: Famille Verte, Famille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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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童書業、史學通，〈唐窯考〉，頁76-101。作者以為「從雍正六年起到乾隆二十一年的『御窯』，
都可以稱為『唐窯』。」

8 童書業、史學通，〈唐窯考〉，頁79。
9 傅振倫，《《景德鎮陶錄》詳註》，頁68。
10 同上註。
11 清乾隆年間查理《銅鼓書堂遺稿》和阮葵生《茶餘客話》中已有「年窯」之稱。見童書業〈清初
官窯瓷器史上幾個問題的研究〉，頁69。

12 值得注意的是，唐英於乾隆朝的督陶至乾隆二十一年即宣告結束，後繼者如惠色、尤拔世、
舒善、海福、伊齡阿和海紹等，雖仍配合清宮旨令執行燒造任務，然而或因名聲不夠或因弊
案連連，以致於歷來文獻顯少述及唐英之後的督陶官，而僅以唐英、唐窯或乾隆窯來統稱乾
隆時期的官窯。關於唐英之後，都陶官的種種作為，見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
衰的關係〉，頁45。

13 童書業，〈清初官窯瓷器史上幾個問題的研究〉，頁65-71。

5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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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資料承蒙季刊審查者教示，無限感謝。
15 傅振倫、甄勵，〈唐英瓷務年譜長編〉，頁19-54。
16 宋伯胤，〈從劉源到唐英─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綜述〉，頁9-36。
17 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與「業陶」─試論唐英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頁

65-84。
18 余佩瑾，〈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頁285。
19 康熙時期，西洋傳教士活躍於清宮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康熙皇帝接納西洋文化的事蹟分見相關著
述如劉潞，〈康熙帝與西方傳教士〉，頁25-32。鞠德源、田建一、丁瓊，〈清宮廷畫家郎世寧〉，
頁27-71。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頁99-111。或吳焯，〈來華耶穌會士與清廷
內務府造瓣處〉，頁6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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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樣的，宋伯胤以為繪製《陶冶圖冊》的三位畫家理應造訪過景德鎮御窯廠，和唐英一起討論後
再進行圖冊的繪製。這個想法雖然相當具有理想性，但在缺乏實證的支撐下，顯得有些誇張。因
為《活計清檔》明文記載，清高宗乾隆皇帝直接傳旨交代院畫家繪製《陶冶圖冊》，而唐英撰述圖
說時，也已表達圖冊已先繪製完成的情況，完全不存在唐英和院畫家共同討論後在繪製的過程。
見余佩瑾，〈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頁285。

21 唐英著作，完成於雍正十三年（1735），見清唐英著，張發穎、刁雲展整理，《唐英集》，頁1。

7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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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唐英擅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雞馬松鼠圖卷〉，據說即為唐英所作，圖版見《清瓷萃
珍》，頁38。同樣的，從唐英〈題自畫清秋獨立圖〉、〈題自畫墨蓮花〉和〈題自畫鴝鵒說〉中，
亦足以一窺其以畫自娛的史實。見（清）唐英著，張發穎、刁雲展整理，《唐英集》，頁124、125
和149。

23 此外，唐英也管理庫房。
24 雍正六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牙作附硯作，同年同月，唐英偕同沈喻共同完成紅漆面桌
子的製作。

25 雍正六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26 怡親王和唐英的關係，亦表露於清檔雍正六年正月十六日的記載中，當郎中海望呈報：造辦處只
有沈喻一人畫押辦事，希望再增加一個員額時，怡親王即指派唐英畫押辦事。

27 傅振倫，《《景德鎮陶錄》詳註》，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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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果這樣認識，也是很不公平的」，童書業，〈清初官窯瓷器史上幾個問題的研究〉，頁69。
29 唐英督陶從無知至嫻熟的過程，見（清）唐英〈瓷務事宜示諭稿序〉（1736），頁145-146。
30 童書業以為唐英兼領窯務之際，真正駐廠燒造者為老格，見童書業〈唐窯考〉，頁84。此說後亦為
蔡和璧所沿用，並於〈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中，將老格離職以後，視為乾隆官
窯衰弱的開始。見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頁39-55。

31 原詩為：「十年宦隱昌南鎮，三載重來眼一新。疑信道旁渾不識，去時不是白頭人」，《陶人心語》
卷五，《唐英集》，頁115。

32 北京首都博物館「中國古代瓷器藝術精品展」和上海博物館「徐展堂陶瓷館」中即展示三件署有
唐英款的筆筒。

9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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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無論絕句、律詩或雜著，唐英經常有意無意的提到與督陶相關的事情。而唐英劇作大著《古柏堂
傳奇》中的─「虞兮夢」，即以陶成居士做為劇中的主角，見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
與「業陶」─試論唐英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頁78。

34 雍正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雜錄。
35 雍正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36 此處所指的「汝窯腰圓筆洗」，其器形或與傳世北宋汝窯水仙盆相似。
37 雍正二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同時《雍正朝上諭檔》也記載雍正皇帝與怡親王
之間的密切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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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雍正四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雜錄。
39 英國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PDF）及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文後簡稱V&A博物館）各收藏一卷據說是繪製於清雍正時期的〈古玩圖〉卷，畫中文
物或即為皇室的收藏。相關論述見Shane Mc Causland, “The Emperor’s Old Toys: Rethinking the
Yongzheng (1723-35) Scroll of Antiquiti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65-74.

40 雖然如此，目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延禧宮古陶瓷研究中心的展示中，卻同時展出兩冊分別繪製於
雍正和乾隆時期的《陶冶圖冊》，然因展出者皆為輸出圖版，因此來源尚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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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茶圓二件內淡紅色的更好，燒造時著他仿淡紅色的燒造，其底不必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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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雍正四年皇帝指示為瓷器落款，但檢索清檔同時可發現雍正二年時，他已指示在一件雕漆器作品
上刻雍正款。原文為：「紅漆盒亦照此樣做，盒上改寫雍正年號」。見清雍正二年《造辦處各作成
做活計清檔》，鑲嵌作、附牙作、硯作。

42 雍正四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43 清雍正皇帝品味的研究，見林姝，〈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頁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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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以前著作過的活計等項，爾等都該存留式樣，若不存留樣式，恐其日

後再作便不得其原樣。朕看從前造辦處所造的活計好的雖少，還是內廷

恭造式樣。進來雖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氣。爾等再作時不要失其內廷恭

造之式。

1723 1735

1723
44 1735

45 

1730

1724

1728

44 雍正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清檔中「琺瑯作」為「法瑯作」，故本文沿用
之）。

45 雍正十三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13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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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雍正三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47 雍正九年（1731）「著在圓明園造辦處做備用瓷器上燒琺瑯，各色器皿等件」的記載，倒是說明在
圓明園造辦處亦存在一處生產琺瑯彩瓷的地點。此點如前註所述，朱家溍於〈清代畫琺瑯器製造
考〉中，已指出「瓷胎畫琺瑯的脫胎填白釉瓷器，都是江西燒的，至於繪製燒造成為畫琺瑯彩瓷
器，則大量是在北京紫禁城內造辦處及圓明園造辦處和怡王府」。只是清檔並無記載怡王府承造琺
瑯彩瓷的事例。

14



48 3 4

1729

49 

1728 50

1728

51 

1729

52 

48 或因如此，傳世帶康熙款的琺瑯彩瓷作品組群中，方存在有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以明代
永樂甜白瓷盤燒製而出的「康熙款蓮花紋菱花式盤」，以及內印「永樂年製」四字篆款，外以紅料
彩書「雍正年製」四字楷款的作品，前者圖版見蔡和璧，《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圖版1。後者
款識，亦有疑為可能出自後仿，作品之一，目前正展示於臺北故宮二樓「盛世工藝─康熙、雍
正、乾隆」陳列室中。

49 雍正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50 賀金昆為清院畫家，善畫花鳥畫。院畫家參與「畫琺瑯」工藝的繪製，見朱家溍，〈清代畫琺瑯
器製造考〉，頁68-70。

51 雍正八年清檔記載：清宮製作金胎琺瑯杯，曾請郎世寧「畫好些花樣」。朱家溍，〈清代畫琺瑯器
製造考〉中，已轉引此則資料來說明他對郎世寧參與繪製琺瑯器的看法。

52 雍正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15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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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雍正八年四月十四日至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共燒造畫琺瑯碗等五百餘件。
54 筆者依據清雍正七年清檔列舉的燒造品目，以兩件一對為單位，將之簡化成較易觀察的數據，作
為行文敘述的參考。但若要進一步了解確實的燒造數量，可能還需要從清檔中再做進一步的觀
察。

55 怡親王允祥病逝於清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94，此則資料由圖書文
獻處鄭永昌先生提供，在此致上感謝。而雍正八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亦有相關記
載：「本年郎中海望昇任內務府總管，怡親王逝世，莊親王仍管理造辦處」，以及「五月二十日大
學士張廷玉傳旨：怡親王配享牌位用檀香做」。同樣的，《雍正朝上諭檔》於雍正八年五月初七日
內閣奉上諭條下曾出現皇帝追念怡親王而有「而溘然長逝耶」，來表示他的不捨之情。

56 從《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得知，一開始皇帝十分關注松花石硯的製作。

16



57 1728

58 1730

59 

1732 60

1731

1732
61 1732

62 

1731

57 雍正四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
58 雍正六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59 皇帝詢問：「畫此琺瑯是何人？燒造是何人？」，等得知「此鼻煙壺係譚榮畫的，煉琺瑯料是鄧八
格，還有太監幾名、匠役幾名幫助辦理燒造」之後，隨即發佈犒賞的旨令如下：「賞給鄧八格銀
二十兩、譚榮二十兩」，而其他藝役人等亦同時獲得「賞給銀十兩」，見雍正八年《造辦處各作成
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60 雍正八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61 雍正九年四月十九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奉上諭：著將有釉、無釉白瓷器上畫久安長治、蘆雁等
花樣，燒琺瑯」，雍正九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雍正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內
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無釉白瓷碗四件」，雍正九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雍正十年
八月初九日，太監劉滄洲又傳旨：「著向雍和宮查有脫胎甜白瓷小碗、碟、茶圓、酒圓拿些來，
畫琺瑯用」。雍正十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62 雍正十年八月初六日太監劉滄洲傳旨：「著將二十四日交出白地畫紅龍大諭壺春瓶照樣旋木樣，
交與年希堯燒甜白釉得燒些來，底下不必落款。」，雍正十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
雜錄。雍正十年九月初二日，「雍和宮取來脫胎小酒圓甚好，欲向年希堯要些來燒造等與奏聞。
爾等寄信與年希堯，將脫胎小酒圓、茶圓、小碟著燒造些，不要款」，雍正十年《造辦處各作成做
活計清檔》，記事雜錄。

17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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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學界多半將此則資料與傳世「清雍正鬥彩綠竹碗」放在一起，但是筆者以為可能也包含「清雍正
琺瑯彩瓷竹鵲圖碟」一類的作品。

64 臺北故宮收藏繪有黃菊花的橄欖瓶燒製於乾隆時期，而目前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雍正橄欖
瓶，瓶面畫的卻是三友圖。

65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雍正皇帝表示：「裡邊有一面畫花卉，一面寫字磁壺，款式甚好，爾等
可降旨與乾清宮總管要來參作木樣，呈覽看准時，交年希堯照樣將甜白釉磁壺燒造些送來以備燒
琺瑯用」。雍正十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錄。以及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二十七
日，造辦處再依據圓明園收藏的無款「一面寫藍色篆書、楷書字，一面畫松竹梅花」瓷壺來燒造
琺瑯彩瓷等，雍正十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66 林姝，〈從造辦處檔案看雍正皇帝的審美情趣〉，頁116-117。
67 朱家溍引雍正五年清檔，以為在琺瑯彩瓷上書寫題句者還有徐同正，見〈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
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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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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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8 11 69 

1732
70

1732

71 

68 雍正十年（1732）七月，皇帝兩度誇讚畫琺瑯人鄒文玉的「百花斗方山水大碗」，和「琺瑯畫青山
水」，同時獎賞以造辦處庫內銀兩。

69 同樣的，寓意吉祥的孔雀圖案，出現在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初八日，當皇帝看到首領太監薩
木哈呈進的「瓷胎畫孔雀琺瑯碗一對」，因覺得 「此碗花樣畫得甚好」，遂下令「著照樣在畫幾
對」。之後，造辦處果然於同年的「五月初二日畫得孔雀尾瓷胎琺瑯碗一對」。

70 而皇帝對紋飾的要求與執著，同時也可以從回文錦的例子中感受得到。雍正十年（1732）皇帝下
令不得在琺瑯彩瓷的圈足上裝飾回文錦，此份對回文錦感到厭惡的觀感，其實早已表露於雍正三
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中，當時他曾反對在「碧玉雙圓玦」和「石青緞靠背」上裝飾回
文錦，只是這份厭惡與堅持，可能不為居中傳達者所注意。以致於在雍正十年時，仍然出現回文
錦的裝飾。讓皇帝因此非常不高興地再度宣告一次。

71 乾隆責備唐英的事例，見（清）唐英自書之奏摺，及後人研究：傅振倫、甄勵，〈唐英瓷務年譜
長編〉，頁29-30。莊吉發，〈錐拱雕鏤、賦物有象─唐英督陶文獻〉，頁68-71。余佩瑾，〈別有
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頁283-284。

19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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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蔡和璧，《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頁6。
73 雍正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法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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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1728

1735

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

料研細調合，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暗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

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准為佳。所用顏料與琺瑯色同，其調色之法有

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渲染，膠水所調便

於搨抹，而清水之色便於堆填也。畫時有就案者、有手持者，亦有側眠

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74

74 臺北私人收藏《陶冶圖冊》，第十七開作品。

21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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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臺北私人收藏《陶冶圖冊》第十八開作品。
76 乾隆六年三月初五日，由太監高玉傳旨給唐英，唐英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幫內廷找到會畫瓷器、
會吹釉水兼會練料燒造瓷器的匠役胡信侯。

77 見朱家溍，〈清代畫琺瑯製器考〉，頁73。蔡和璧亦持相同的說法，見《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
頁9。不過蔡和璧的引文出現一個小小的錯誤，在「五彩琺瑯五寸磁碟」之後為「五彩暗八仙撓碗
一件」，而非「五彩琺瑯暗八仙瓷碗一件」。

22



12

13

78

78 日本學者尾崎洵盛同樣也觀察到此現象，他於〈古月軒について〉文中曾將雍正和乾隆時期琺瑯
彩瓷上的題句逐一作整理，並特別列表說明何者是同時出現於兩朝作品上的題句。雖然如此，不
知是否由於當時的資料未若今日齊備，故其所列舉的例證中，筆者發現「歲歲彩筵雕几上，歡聞
百勝報雙鵪」不僅出現在乾隆時期的琺瑯彩瓷，同時也出現在雍正朝的作品上。此點可從臺北故
宮的收藏中獲得印證，如「清雍正赭墨錦地開光花鳥圖茶壺」和「清乾隆月季雙安高足杯」即出
現相同的題句。尾崎洵盛，〈古月軒について〉，頁201-208。同樣的，雍乾兩朝琺瑯彩瓷的題句
亦可參考楊嘯古編《古月軒瓷考》。（該書首刊於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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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此次配作木匣的清單中亦包含「宜興畫琺瑯包袱式茶壺」等，而傳世宜興胎畫琺瑯的作品，多半
燒造於康熙時期，故因此以為乾隆皇帝或有意整理前朝燒造的琺瑯彩瓷。見乾隆三年《造辦處各
作成做活計清檔》，乾清宮。

80 乾隆四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清宮。同樣的事例亦見於乾隆六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記
載中。

81 如「洋漆收小翠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等六十九件」等即是，見乾隆七年《造辦處各作成
做活計清檔》，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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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

174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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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一日，太監程敬貴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錦上添花玉環鳳瓶四

件、洋彩錦上添花太平如意膽瓶四件、……，傳旨：著配匣盛裝入乾清

宮磁胎琺瑯器皿內，欽此。83

84 

85 

86

82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一日，督陶官唐英上呈燒造的品目中，包含「洋彩錦上添花罐、瓶等兩千件」。
83 乾隆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匣作。
84 朱家溍〈清代畫琺瑯制器考〉，頁74-76。
85 圖版見廖寶秀《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頁156。
86 此處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本文所談清宮繪製燒造的琺瑯彩瓷其範圍較為有限，目前可能只有臺
北和北京故宮存留有相關和相當數量的收藏，這些不僅和景德鎮繪製者有所不同，甚至和國外博
物館（例如英國的V&A博物館）大量收藏的Famille vetre、Famille rose以及Famille vetre類型和
Famille rose類型的作品皆不同，因為Famille vetre的相關作品，在康熙時已出現，而Famille rose
的作品，在雍正時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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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87

1726

87 無論是琺瑯彩瓷或琺瑯彩瓷類型的作品，皆和銅胎畫琺瑯或銅胎掐絲琺瑯關係密切，但此一議題
並非本文的重點，故僅先做簡單的說明，日後再另闢專文詳述之，感謝審查者的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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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據曹意強的研究目前已看不到清雍正七年（1729）的首刊版，存世五本《視學》皆為清雍正十三
年（1735）的再刊本，見Cao Yi-qiang, “An Effort Without a Response,” 104.

89 曹意強在文中以為插圖中的瓷器或為年希堯督造的官窯，但後又以此議題非該文的主題，而不再
加以論述。Cao Yi-qiang, “An Effort Without a Response,” 114.

90 《活計清檔》顯示雍正九年以後，年希堯承接陶瓷以外的工作似有日漸增加的情形，此現象或能
反過來說明：因彼時唐英已熟悉各項窯務，故年希堯可以放心地接管與陶瓷不相關的其他事務。

28



91 

1750 1751
92 

23

24
93 25

26

27

94 

95 28

1728

十月二十六日太監張玉柱、王常貴交來糊西洋紙盒牌匣一件。傳旨：此

匣上紙的花紋看著新樣，將此花紋畫下，嗣後造辦處或做彩漆，或織

91 相關作品散見於國外各公私立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相關論述，可參考C. J. A. Jörg, Chine de
Commande from the Royal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in Brussels. Helen Espir, European
Decoration on Oriental Porcelain 1700-1830.

92 （清）唐英，〈乾隆十六年辛未到粵大西洋宜商貨船十九隻〉，頁906。
93 臺北故宮亦收藏一件與之相似的「清雍正款月白釉菊瓣花澆」（中瓷227）。
94 此處指英國V&A博物館中國陳列室中展示的作品，而書寫唐英敬製銘款之青花五供傳世並不只此
一件作品，亦有收藏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者，見李知宴，〈唐英銘款青花花卉供瓶─兼談清乾
隆時期的製瓷成就〉，頁7-10。

95 唐英督陶的時間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即宣告結束。此處並無法證明「清乾隆青花折枝花卉六
方瓶」產燒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前，但考量唐英曾參與雍正六年至十三年官窯生產的史
實，以及法國Guimet博物館亦收藏一件器型和紋飾皆相同的雍正款「清花折枝六方瓶」，故本文
於此將此瓶視為是雍乾兩朝一脈相成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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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或做硯盒，或做小式活計，仿此花紋做。欽此。96

29 97 

9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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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清雍正六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畫作。
97 此件作品目前收藏於英國V&A博物館，特別感謝Mark Jones館長對筆者研究計畫的支持與贊助，
讓本人得以參觀目前已經關閉的陶瓷陳列室。同時也感謝該館亞洲部門主管Beth McKillop同意本
人以最方便的方式使用圖版。至於，此處所論證清朝產製之琺瑯器與琺瑯彩瓷與西方之關係，如
果能夠從現有的資料中證明清宮曾經存在類似的作品，或能因此直接串連兩者之相關性，但因目
前尚未發現直接的證據，本文此處之說法，是以清宮就藏琺瑯器與琺瑯彩瓷之裝飾風格及其與國
外博物官收藏之間的雷同性來觀察此一關係。而清康熙時期清宮畫琺瑯與西方關係，亦可參考施
靜菲，〈十八世紀東西交流的見證：清宮畫琺瑯製作在康熙朝的建立〉（未刊稿）。

98 法國Guimet博物館收藏一件器底寫有「大清乾隆年製」款的百花紋罐，或可視為此種紋樣發展至
極致的表現。圖版見Michel Beurdeley and Guy Raindre, Qing Porcelain,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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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清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提樑壺（康熙御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2 清 乾隆　八年　孫祜、丁觀鵬，《陶冶圖冊》，第十七開〈圓琢洋彩〉 臺北 私人收藏

摘自《乾隆的文化大業》PL. Ⅴ-1頁169下



圖3 清 康熙　蓮花紋菱花式盤

（康熙御製款　永樂胎）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5 清 雍正　竹鵲圖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4 清 雍正　琺瑯彩洋紅團花地開光

花鳥小碗（永樂年製款）內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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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圖6 清 乾隆　秋菊圖橄欖式瓶

（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7 清 雍正　琺瑯彩三友橄欖瓶（雍正年製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9 清 雍正　綠地芙蓉桂花圖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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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清 雍正　梅竹圖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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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清 雍正　藍料山水圖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1 清 雍正　花鳥圖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2 清 乾隆　黃地芝蘭圖小碗（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3 清 雍正　黃地芝蘭壽石圖小碗（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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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清 康熙　五彩花鳥紋盆（大清康熙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4 清 乾隆　紅地開光山水紋碗（大清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5 清 乾隆　琺瑯彩紫地開光山水海棠式碟、杯（乾隆御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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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清 雍正　赭墨錦地開光花鳥圖茶壺（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8 清 乾隆　錦地開光西洋人物母子圖蟠耳瓶（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19 清 乾隆　粉紅錦地番蓮碗（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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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清 乾隆　紅彩花卉瓶（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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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清 康熙　畫琺瑯山水花卉杯、盤（康熙御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

圖21 明　景泰款掐絲琺瑯花卉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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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年希堯《視學》插圖　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圖24 清 雍正　廠官釉花澆（雍正年製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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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清 雍正　青花菊瓣花澆（大清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26 帶有巴黎瓷片的抽屜櫃　1785年

摘自《18世紀法國室內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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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清 雍正　青花花鳥八方扁壺（大清雍正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28 清 乾隆　青花折枝花卉六方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圖29 德國銅胎畫琺瑯花卉小杯　

17世紀晚期　

倫敦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